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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晨、李华、孙正好

　　秋天已至，盛夏仍未走远。日光透过西安
城东的一片密林，投下疏影斑驳。
　　曲径通幽的林间小道，在儿子搀扶下，91
岁的宋文考从南向北缓步前行，耳边响起他在
这座古城度过的第 63 个夏天的蝉鸣。
　　向西看，一片老国企的居民区里，早市的烟
火气刚刚散去。朝东望，三五成群的上班族戴
着耳机，脚步匆匆，消失在林立的写字楼之间。
　　目光中央，是一条笔直宽阔的林带。路面
之上，水杉、国槐、法桐错落有致，林间花香袭
人。路面之下，地下商超里人流如织。再向下
探，穿梭的地铁和密布的管廊，编织出城市的血
脉。因坐落于西安幸福路旁，它有一个动听的
名字——— 幸福林带。
　　这个早在 1953 年就被纳入西安第一轮城
市总体规划的林带，历经半个多世纪，几遭波
折，终于在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建成开放，成为
目前全国最大的城市林带及地下空间利用工程
之一，并被寄予带动西安东部地区发展的期望。
　　一头连接历史和过往，一头连着现实与未
来。5.85 公里，5 万多棵绿树，幸福林带之中，
蕴藏着一座城市追寻幸福的“进阶史”。

缘起

　　老西安人，至今都喜欢用“东南西北郊”，来
称呼古城墙以外的区域。东郊，是西安最早告
别郊区形态的地方。
　　幸福林带西侧，由北向南，华山厂家属区十
四街坊到十七街坊依次排列。步入其中，时光
仿佛倒转——— 杨树参天，苏式风格的建筑整齐
坐落。墙壁上新刷的宣传画下，当年的生产口
号标语依稀可见。耳朵凑上前，似乎还能听到
回响。
　　这些极富年代感的街道名称，在上世纪 50
年代，从西安城东的一片麦田里，如标尺一般，
齐整地刻下了一座现代城市的经纬度。
　　 1958 年，不到 30 岁的山东乳山人宋文
考，第一次听到了西安的蝉鸣。这位齐齐哈尔
国营六七二厂的技术员，曾跟着厂子走南闯北。
这年夏天，西安华山机械厂投产不久，一纸调
令，他就从大东北来到了大西北。
　　扔下还在老家的妻子和年仅一岁的儿子，
一卷铺盖、一个背包，便是宋文考的全部家当。

“只知道厂子是搞机械制造的，专业对口。党让
咱来，咱就来，哪有啥犹豫！”老人有些耳背，但
清晰的口齿中仍透出当年的豪爽。
　　“到了一看，不光是咱，工人几乎都是外地来
的。有单身的，也有抛家舍业的。那还说啥，干
呗！”
　　天南海北的口音里，记录着幸福路地区的
高光时刻。
　　正值百废待兴的年代，党中央制定了发展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发展重工
业为主，围绕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建立我国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国家重点建
设的西北工业基地，这些项目中有 17 个落户
西安，其中 6 个选址东郊。
　　一时间，数以万计的干部、技术员、工人从
全国各地奔涌而来。华山、秦川、黄河、昆仑、东
方、西光，6 座工厂拔地而起，厂名大多取自名
山大川，透出万丈豪情。附近的道路也被命名
为万寿路、幸福路，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
　　这些日后奠定西安现代工业基础的大厂，
创业之初付出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起初车
间是茅草房，冬天冷风顺着屋顶呼呼往里钻，干
活的时候牙都直打颤，过了几年才盖上砖瓦
房。”宋文考说，“可条件还是差，我在锻造车间，
地面上都是油。每天下班后，工服上的油和汗
浸在一起，洗都洗不掉。”
　　尽管比起外界，当时工厂的后勤保障已属
上乘，但“饿肚子”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黄河
厂建厂初期，职工清一色是年轻人，加班加点超
负荷工作，每人每天却仅有一斤的粮食配额。
为解决吃饭问题，1961 年，工厂实行了职工每
户 20 斤麸子皮供给。
　　生活的艰苦，毫不妨碍战天斗地的激情在
幸福路弥漫。在黄河厂，工厂党委提出“边基
建、边试制、边生产”的口号，工人们大口嚼着掺
了麸子皮的黑馒头，干劲十足。培训技术人才
的“草棚大学”办得热火朝天，大喇叭里，《咱们
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响彻云霄。
　　幸福路的光辉岁月，至今仍能从史料中窥
见一二——— 6 家工厂建成投产，《西安市志》均
有记载。高级照相机“和平牌”在西光试制成
功，华山厂生产的 83 号产品为西安摘得第一
枚国家金质奖……
　　“刘少奇、朱德来咱们厂视察了……”68 岁
的黄河厂子弟李爱民，回忆起小时候父母和工
友谈论的话题，眼里还会放光。
　　骄傲和荣光，也时常来自亲友的羡慕。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安城内还有大量土坯房
的时候，幸福路沿线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整
片的楼房里，医院、礼堂、学校、足球场、俱乐部
等设施齐全，一度成为西安最繁华的区域。
　　 87 岁的原华山厂技工学校教师徐行义
说，曾有一位战友来西安，对他的工作环境赞不
绝口。“我可是得意了一阵子！”老人眉眼一挑，

“那时候说在幸福路的厂子里上班，是非常非常
自豪的！”
　　几乎在幸福路兴起的同时，幸福林带的规

划也被提上了日程。
　　“林带由苏联专家设计，参照当时苏联的建
设经验，初衷是作为企业生产区和生活区的隔
离带。既为了生产安全，也为了生活舒适。”宋
文考说，进厂后不久，他去钟楼参观西安城市规
划展览，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亮。
　　“以后我们这儿会有一大片森林！”他从此
记住了“幸福林带”这个名字。

转折

　　在不少上了年纪的陕西人记忆中，拥有一
台黄河牌电视机，曾是生活水准的象征。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当时国家政策的调整，
一些国有单位生产任务减少，面临转型发展的
难题。“有一段时间，工人们活儿少，没事就坐在
一起闲聊。有时候聊着聊着，为一件小事就吵
起来了。”黄河厂一位老工人说，说到底，还是大
家心里迷茫，不知道厂子要往哪里走。
　 一次次“吵翻天”的讨论之后，黄河厂决定
生产电视机。从生产雷达到生产电视，看似“不
搭界”，实则并非“拍脑袋”。
　　“这二者之间原理相通、工艺相近。”1988
年进厂的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原黄河厂）党
委副书记徐向生说：“原理都是信号的收发处
理，对搞雷达的人来说，搞电视机是‘小菜一
碟’！”
　　牛刀小试，1980 年，12 英寸晶体管黑白电
视机在黄河厂仿制成功。1983 年，黄河厂用 8
个月时间建成西北地区第一条彩电生产线。随
着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研发的加快，到了上
世纪 90 年代初，黄河厂彩电年产量近 50 万
台，电冰箱年产能力近 10 万台，最高年销售额
达 12 亿元。黄河牌彩电一时风行全国。
　　乘着这股东风，黄河厂的职工开始从筒子
楼陆续搬进了单元房。1986 年 5 月，黄河厂甚
至主办了有 4 支劲旅参加的“黄河杯”国际女
排邀请赛。这在当年的西安轰动一时，至今仍
被老职工津津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内外家电品牌相继
涌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经营状况急转直下，

“黄河”告急！1996 年，企业上报“巨亏”，进入
最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幸福路沿线与黄河
厂同龄的多家老国企，也先后出现经营困难。
　　曾经以生活在幸福路为傲的居民，同样感
受到了寒意。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幸福路一线
就渐渐没落了。到处都是老房子，道路狭窄、环
境脏乱，居民连个健身锻炼的公园都没有。放
眼望去，没几个年轻人。”尽管已是往事，徐行义
仍有些“意难平”，“东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过
去这可是最好的地方啊！咋了这是？”
　　经济发展一落后，连人情味都寡淡了许多。
华山厂家属区的一位老居民说，过去街坊之间，
张家的肉熟了，李家的二小子闻着味儿抄起筷
子就去夹两块，也不会惹人厌。可渐渐地，邻里
之间话少了，似乎都心事重重。
　　幸福林带的建设也暂时“搁浅”。尽管在此
后西安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幸福林带
一直保留着，但用地却陆续被厂房、车间甚至违
建房、菜市场所占据。
　　“我家正对着幸福林带，父亲生前曾站在阳
台上自言自语，‘不知道这林带还会不会有’。”
李爱民说。

新生

　　从最北端出发，沿着今天的幸福林带，穿过
23 个下沉广场和 34 个“水滴”天井，在 5 万多
棵树的鸟语花香中，与一路上健身、漫步的人擦
肩而过。走完 5.85 公里的林带全程，人们会与
一座闹中取静的创意街区相遇。
　　这里是早已破产的原陕西钢厂的厂区。一
排排红砖灰瓦的老厂房里，机器不再轰鸣。外

墙上，爬山虎肆意生长，爬出了岁月的痕迹。
　　然而只需稍稍移步，青春的气息便扑面而
来。文创工作室里，扎着马尾辫的小伙儿正在
点出画作的最后一笔；吉他琴行内，老板轻轻拨
动琴弦，《因为爱情》哼唱得情意绵长；广场上，
一家剧组正在举行开机仪式；不远处，上百个水
杯密密麻麻铺成一面许愿墙，仔细端详上面的
留言，尽是年轻的模样。
　　 2003 年，西安市提出“还林于民”，谋划重
启幸福林带建设。2012 年 12 月，西安市政府
通过了《幸福路区域总体规划》，并于次年 11
月启动项目用地征收。在图纸上“躺”了半个多
世纪的幸福林带，开始走进现实。
　　在许多当地人都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商
海沉浮多年的福建人全建彪，早早嗅出了这条
林带的“幸福味道”。
　　“2011 年，我回母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参
加校庆，参观了位于幸福林带旁的老钢厂，一进
厂，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全建彪比画着，双臂伸
展，“有一栋老厂房，360 米长，100 多米宽，单
个车间就有 3 万多平方米，却被闲置着，实在
是太可惜了！”
　　凭着在沿海省市多次参与工业遗址改造练
就的直觉，他一眼相中这块“宝地”。在幸福林
带所处的西安市新城区的支持下，全建彪投入
巨资，着手将老钢厂改造成一座文化创意街区。
　　“我们保留了厂区内原有的大树、道路、机
器设备等，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老厂矿
企业的风貌，留住‘城市人的乡愁’。对 8 栋建
筑拆分改造，作为创意办公、会展交流场所，打
造‘众创基地’。还开发了咖啡厅、餐厅、酒店
等，让这里的生活和工作一样便利。”他说。
　　如同半个多世纪前，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安
东郊的前辈一样，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又重新汇
聚在西安城东的幸福路周边。
　　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一栋由车间改造
的二层小楼里，知乎城市西安运营中心执行总
经理冯凯正在悠闲地品茶，与同伴聊着一场线
下读书活动的方案。Polo 衫、花短裤、白得发
亮的平板鞋，让他看上去比 41 岁的实际年龄
小了不少。
　　“在西安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
的室友有多上进？”一条条“知乎体”的贴纸，铺
满了不大的工作间。
　　“这座城市正在变得年轻。”冯凯抿了一口
茶，频频颔首。西安作为古都，过去给人的印象
是厚重甚至有些暮气的，但这几年它的气质在
变，许多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文化书店、演出剧场
开始兴起，来此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也是
企业“落子”西安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据在印证他的感观。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资料显示，西安市人口总量为 1295.29
万人，比“六普”时增加了 448.51 万人，成为近
10 年来北方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新增人口中
35 岁以下的超过半数。
　　同在老钢厂创业的短视频制作公司“等闲
内容引擎”，就是一家由两名“80 后”创办仅 3
年的公司，汇聚了编剧、导演、演员等 200 多位
影视创作人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 24 岁，年营
业收入超过 3000 万元，已成长为行业内极具
竞争力的企业。
　　取意“好时光、莫等闲”的公司名，暗含着年
轻创业者的勃勃雄心。
　　因文创产业重焕新生的老钢厂，如今落户
了 160 多家企业和商户，2000 多人在此就业，
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也搬到了这里。西安市新
城区顺势提出，要将这里打造成幸福林带上的

“创新引擎”。
　　从“老”到“新”，是发展思路的蝶变。百度
西北运营中心、银泰集团等一批大项目相继签
约落地，新城区正变得活力十足。
　　“科技、商贸、文创、大健康产业以及总部经
济，是未来幸福路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西安
市幸福路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边际说，幸福林带里有文化馆、图书馆、非遗中
心、健身场所等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将成为当地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载体。

未来

　　夜幕降临，幸福林带的地下商场里，257 家
不同品牌的门店内外灯火通明。36 岁的胡显
鹏站在自家的“烤肉博物馆”餐厅前，静静注视
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这是我最后一次创业了，肯定能成功。”厨
师专业出身的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讲起话
来慢条斯理。背后的门牌设计时尚，霓虹闪烁。
　　从小生长在幸福路，胡显鹏对“幸福”一词
有着独到的见解。“我爷爷是从沈阳来支援大西
北的技术工人，是华山厂的创始元老之一，父亲
也是华山厂职工。一家三代，几十年就生活在
西安东郊，眼看着它从兴盛到衰落，再到今天的
重新崛起，从来没有离开过。”
　　小时候，幸福是看到华山厂开工时，几千人
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进入厂区上班的震撼和
自豪。
　　长大些，幸福是跳上从幸福路开往钟楼的
8 路汽车，买一根小奶糕，一口一口吸溜完。
　　成年后，开过快餐店、串串店、音乐火锅店，
屡屡以失败告终，却没有让胡显鹏意志消沉，他
反而感受到成长的阵痛与快乐。
　　“过去我是赶时髦，什么火干什么，三分钟
热度，从没有真正沉下心去做事。”如今他懂得，
付出多少真诚，才会有多少回报。每天从餐厅
开业一直盯到打烊，做服务业要和顾客交朋友，
他就带着服务员从推荐菜品、提供围裙这些细
节做起。
　　“一点一滴积累，就像爷爷他们当年创业一
样。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很享受。”
他说。
　　更多的幸福，则来自生活之变。曾经仅有
两条主干道、两路公交车与西安城内连接的幸
福路地区，如今早已路网遍布、四通八达。习惯
了开车的胡显鹏，一离开导航就会迷路。
　　幸福林带也在这不经意间来到了他们身
边。2017 年，林带正式启动主体建设，今年 7
月 1 日，地上景观绿化和地下商业首开段对外
开放。
　　作为林带的首批创业者之一，胡显鹏近水
楼台享受到它的便利。顾客少的时候，他会到
处逛逛，看看又多了哪个潮牌，或是在书店里闲
散地坐上一个下午。若天气晴好，他还会换上
运动衣，在林带里跑步锻炼。
　　李爱民时常会站在阳台上，望见幸福林带
里跑者的身影。家中刚刚经历了老旧小区改
造，准备加装电梯，新添的这满目苍翠，又让她
感慨万千：“这不就是父亲生前向往的幸福吗？”
　　幸福路沿线一度沉沦的部分老牌国企，也
在改革大潮中重获新生。走过世纪之交的艰难
时刻，黄河集团近年来的营业收入稳定在 20
亿元以上，去年销售额突破 25 亿元，成为我国
重要的电子装备研发生产基地。华山厂则在西
安渭北工业区建起新厂区，重整河山，逐渐走出
困境。
　　仍在幸福路周边的老家属区，还是旧身姿，
却多了新妆容。便利店、电商网点、健身器材，
一应俱全。许多年轻职工更是早已搬进了附近
的高层住宅，楼下的车多得时常停不下。
　　几年前，年逾九旬的华山厂老职工王运昌，
一个接一个电话，硬是把孙子从广东拽了回来，
让他应聘到华山厂工作。“咱家两代人都在华山
厂，下一代不能断了人！”后来，孙子开上私家
车，载着他去参观新厂区，先进的设备、优美的
环境，让老人惊喜连连。
　　最近，王运昌和宋文考偶尔会约在一起，让
子女陪伴左右，去幸福林带坐一坐、看一看。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有他们的青春，有儿孙
们的未来。

7 月 1 日拍摄的西安“幸福林带”（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李华摄

申尊敬

  夜幕刚刚笼罩敦
煌，市中心的雕塑“反
弹琵琶”就亮起来了。
暖暖的灯光里，夜敦煌
美出了自家特有的样子。
  这座雕塑是敦煌
的文化地标。满天星
光下，城市川流不息，

“反弹琵琶”翩翩舞，
飞天含笑迎远客。 
  这身飞天在莫高
窟壁画上的 4500 余
身飞天中，可是一个
大明星。上世纪 80
年代初，舞剧《丝路花雨》从国内红到
国外，红了女主角英娘，也火了飞天的
经典舞姿“反弹琵琶”。敦煌研究院的
著名雕塑家孙继元为敦煌塑了这身飞
天，成为敦煌市的“城标”。近些年，敦
煌市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长高
了，变美了，孙先生又为敦煌重塑飞
天。新塑的“反弹琵琶”，材质由原来
的白水泥升级为红色花岗岩，由矮变
高了，也更美了。
  “反弹琵琶”的飞天，在夜幕下不
舍昼夜地轻轻舞着，微微笑着，见证敦
煌人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也给来自四
面八方的客人默默送福愿。
  夜幕降临，“反弹琵琶”东南百多
米处的敦煌夜市，人流如织。
  在敦煌，享受夜之美的地方有多
处，如穿城而过的党河风情线、鸣沙山月
牙泉等。但许多人更乐意来到市中心夜
市，品尝敦煌独有的风味小吃，购买莫高
窟文创艺术品，“把敦煌带回家”。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古时
候，此地是丝绸之路上的“旱码头”，中
外客商从长安走到这里，都要盘桓几
日，整理行装，添备粮草，因为再西行，
就是风沙肆虐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
今的敦煌，拥有 3 处世界文化遗产、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甘肃省
知名度最高的地方。
  在敦煌的大街小巷上，每天都可以
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车辆，组团来
的，自驾来的，络绎不绝。位于市中心的
夜市虽小，但连着全中国，辐射全世界。
  每年的旅游季，从黄昏到次日凌
晨，这里天天摩肩接踵、人声鼎沸。走进
夜市，数不清的摊点让人眼花缭乱，正街
是敦煌特色工艺品，东侧是敦煌特色美
食，西侧是敦煌本地的各色水果，还有一
个干果区。每一个片区，都有几十上百
家商户，各家有各家的“拿手戏”。
  这夜市，展示着敦煌人创新的无
数得意之作。  
  夜市正街，是一条艺术长廊。莫
高窟里最浪漫的飞天，大漠上最坚韧
的骆驼，都在这条街上亮相竞风流。
在这条艺术长廊里，自然是飞天唱主
角。反弹琵琶、散花飞天、伎乐飞天
等，莫高窟和榆林窟里最漂亮的飞天，
好像都“跑”到这里参加“群芳会”。
  这些出自当代敦煌工匠的飞天，
被雕刻在木板上，錾刻在合金钢板上，
绘在泥板画上；有单色，有彩色，也有
黑白两色的拓片；有色彩艳丽的丝巾，
有手提袋上的造型；扇子上、葫芦上、
鼻烟壶里，都能见到飞天翩翩起舞的
身影。这些飞天或浓墨重彩，或淡描
细画，或变多彩为单色，或将画中飞天
变成各种雕塑，都是创新之作，有莫高
窟飞天的神韵，又不是莫高窟飞天的

“复印”，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
一申洪杰说：“我们做的是文创产品，不
离传统，更要创新，我们在创新中传承。”
  在莫高窟看飞天，幽幽的灯光里，
看不真切。出了莫高窟的飞天，个个都
灿烂起来了，你可以细细欣赏飞天的优
雅舞姿，慢慢品味飞天的浪漫之美。
  餐饮区里，最受欢迎的是泡儿油
糕和沙葱牛肉饼。据介绍，敦煌壁画
上就有泡儿油糕这东西。敦煌人根据
壁画上的模样，又参考唐代宫廷宴上

“见风俏”的做法，研发出这一美食。
  泡儿油糕黄中透亮，表面蓬松，内
有密密麻麻的珍珠似的小泡，入口即
化，其味香甜。沙葱牛肉饼里的沙葱
出自敦煌一带的沙漠戈壁，其味辛辣，
香气独特，与牛肉搭配做成烙饼，有大
漠的基因，有敦煌的味道。
  夜市北门里的小广场上，一尊高
高的汉白玉雕像特别亮眼，那是嫦娥
正在月下舞。每年中秋节，这里都要
举办“献月节”，用一场大型歌舞演出，
与游客共度良宵。
  夜深时，一群又一群的游客，在烧
烤区寻一餐桌坐定，点几盘小菜，要一
把烤串，拎几瓶啤酒，在若有若无的夜
风里，在一闪一闪的霓虹灯下，有一句
没一句地扯闲篇。他们时不时举头向
天，望一望夜空里闪闪烁烁的星星，实
在是旅行中浪漫而风雅的美事。
  星光下的夜敦煌，东有莫高窟，西有
党河风情线，南有鸣沙山月牙泉，夜市居
其间，各有其美。画中景，景中人，风情
万种。八方来客，万千游人，陶然其中。

夜

敦

煌


